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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名「啊，押沙龍！我的押沙龍啊」)



作者：瞳



《冰戀書櫃》



(一)



從沙丘之端，我可以看到駱駝隊正向綠洲緩緩蛇行。



這是一支中等規模的商隊：大約百來人，而且武裝力量不弱。



戴上面紗的女人們坐在較後方的駱駝背上，大約十來個吧，不太多。



孩子們就無拘無束地奔跑，完全沒有感到即將會大難臨頭。



「他們不肯付錢？」我問。



「小姐，他們拒絕付。」花地瑪，我的副手回答。



「他們還殺了我們派出去的哈辛。」



「可憐的哈辛。」我壓低聲線說。



我從不喜歡他：他自大，而且身很臭。



但這是兩碼子事。



如果我們任由他們不付分文就可以通過我們的領域，甚至殺了我們的人，其他的商隊就會以為我們是可以欺負的。



而在沙漠，被人家認定是軟弱會致命。



「酋長已下令不留活口。」花地瑪提醒我。



「是不留男的活口。」我更正了她。



那些女人，如果足夠美麗的話，會被父親納入他的後宮。



其他的，包括小孩，可以在奴隸市場上出售。



「小姐，我們該怎辦？他們有不少弓箭手。我們進攻的話可能會受到不輕的損失。」



我望向那些已嗅到泉水香氣的駱駝。



在遠方，沙丘在輕輕移動。



一場風暴很快就會來到。



他們加速了：綠洲是他們最佳的庇護所。



「通知沙勒帶三十人在當他們就快到達綠洲時從順風的方向時進攻。人總是在他們以為安全時鬆懈的。告訴他不要走得太近。只要把他們的弓箭手引到一方去就成了。當他們上當後，?我們就靜靜的從逆風方向攻過去。」



花地瑪點點頭，就飛快的策馬走向埋伏在巨大沙丘另一方的人馬。



我的坐騎，「將軍」，正不安地踏著馬蹄。



可能牠也感到沙暴，以及殺戮，已迫近。



「安靜，我的乖孩子。」我輕輕拍牠的頸部。



我們已一起身經百戰了，而我知道這一次也可以輕易搞定的。



勝利的主要因素不在人多人少，而是在能否達致奇襲。



當然，一切也只有真主才能作最後的決定。



我把面紗拉緊。



美麗的事物是不應該沾上血污的。



我烏黑的長髮亦已經收到飾有偌大紅寶石的白色頭巾下了，只有白袍下堅挺的乳房才可能會讓他們發現我是個女的。



我可以看到沙勒的人了，馬和駱駝上的戰士直奔而下，措手不及的對方立時陷入一片混亂。



有人發出了備戰的命令；手執弓和長管毛瑟槍的人向他們以為有危險的一方走去。



他們卻不知道死亡使者正從另一方前來。



我拔出了鑲滿寶石的彎刀一招，我部下三十名女戰士就在無聲無色中滑過沙子。



我們甚至不需全速衝過去。



他們完全預料不到。



在混亂中，商隊的領隊企圖重整防線。



他一丁點機會也沒有。



我的彎刀把他的頭顱劈飛。



花地瑪和沙勒接上來大開殺戒了。



「不留活口！」沙勒嗅到血腥就瘋狂起來，如狼入羊群中不斷手起刀落。



我的女部下也不留手；不多久，地上已是屍骸枕藉。



這已不再是戰鬥了，而是一方各自逃命。



就在這時我看到了一個黑影躲到一頭被殺的駱駝後。



我從馬背上跳了下來，手中握著染了血的彎刀。



也幸好我早有準備。



一個手持匕首的影子向我撲來，我的刀斬出的一刻我已知把他開膛了。



不！不是他！是她：一個女的。



她在發出慘叫時向後倒退，未倒地前已斷了氣。



她有很白哲的皮膚；天藍眼睛睜得大大的彷彿不相信自己已成了死神的獵物。



「可惜啊！」我自言自語說。



雖然她己是半老徐娘的年紀，卻仍很漂亮，應該可以賣得個好價錢的吧。



接著我就看到他了。



而我亦馬上知道死了的女人不是我先前看到的那人。



她是企圖保護他而被殺了。



當我看到他的臉時，我呆住了！



我差點還以為他真是個女的；多細緻的皮膚，完全沒有瑕疵。



我從沒有見過這樣美的男子：帶點迷惘的灰眼睛，高挺的鼻樑，敏感的唇，和一頭令我想起曾成為我戰利品的希臘雕刻上的卷曲金髮。



他應比我年輕：大約不到二十歲吧，而他一臉驚恐。



「不留男的活口！」在我腦中響起了父親的聲音。



我舉起了刀，他發覺馬上要身首異處了，在恐慌往後退。



我發覺我竟然抖顫起來。



「求你不要殺我。」他用我們的方言央求。



我望向四周。



沒有其他人在附近。



我和他都透著大氣：他是因為恐懼，而我是不清楚我下一步應怎樣做。





「你敢說一句話我就馬上宰了你！」我警告他。



他點頭。



我把死去的女人身上的衣物剝下了。



那長裙上的血太多不能用，但她的罩袍仍可以的。



我把它裹到他身上。



「你的名字叫莎娜！」我說。



他再次點頭。



我把他的雙手縛了並著他在我的馬後跟著我。



「小姐。」花地瑪帶著一批俘虜向我行來：全是女的。



她望向緊隨我的人時眼睜得大大的。



「花地瑪，不准透露！」我警告她。



她驚呆了，但沒有發聲。



接著是沙勒前來。



「看，小姐，我們找到了這些。」在他手中是一匹匹最華美的拜占庭織錦。



「酋長一定會很高興。」然後，他看到了我後方的人。



「小姐也有收獲啊。」那男子把他的臉遮上了卻仍不免露出部份幼嫩的皮膚。



而我知道沙勒是對白皮膚女人發狂的。



「沙勒，她是我的。」我警告他。



他乾笑了一聲，眼睛卻沒有半刻從我的俘虜身上移開。



「紮營吧。沙暴很快就會來。」我下令。



沙勒點頭，但他眼裡卻橫流著肉慾。



我知道他一定會發現秘密的。



我要殺了他。





(二)



當我們返抵白堡時，沙勒已沒有和我們一起。



沒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我當然知道。



兀鷹們也知道。



其他人都以為他在沙暴中走失了，最終成了沙漠的一部份。



父親在女俘中挑了他喜歡的。



和沙勒不同的是：他只對黑頭髮的女子有興趣。



阿里，即是現在的莎娜，和她的金髮對他一點吸引力也沒有。



他讓我把「她」留下了。



「雅娜，今天晚上月上中天時到後院的亭子。」他在我耳畔說。



我全身僵硬。



我知道他想要什麼。



他對黑髮女人著迷。



而我長及腰際的頭髮是烏亮可鑑。



「服從我！這樣，我就會好好待你。」他的口氣噴到我髮際。



「是的，父親。」我垂下眼順從了。



他看來很高興。



我沐浴添薰。



光滑的身體裹上了一襲綠色的絲質袍子，然後我。



赤足走過有精緻噴水池和奇花異草的花園走向在月暉下象牙色的亭子。



他已在那兒等候。



「呵，你來了，雅娜。」我跪下吻他的足尖時他把手放在我頭頂。



「父親……」



他著我不要發聲，把我拉起來。



我父親長得高個子而我只稍高於他下顎處。



這高度正好讓他嗅到我的髮香。



「押沙龍舟啊，我的押沙龍！」他閉上了眼喃喃道。



我明白他想什麼。



不知他從哪兒聽到所羅門王的一個兒子押沙龍的故事。



押沙龍有一頭密濃烏亮的黑髮。



我是他的女兒，不是兒子。



但我有他酋長國中最美的一把黑髮。



對他來說，黑絲般的長髮比身體與性器遠為重要。



「我的押沙龍，為我跳舞吧。」



我讓絲袍墜到地上。



我不需要它了。



我的黑髮披身遮著了一雙乳房。



他對乳房也沒什麼興趣，而只用手指把弄我的髮絲。



搖鼓在園子的某一黑暗角落處響起。



我在他眼底不斷迴旋。



我感到他的慾火高張對即將發生的事已了然於懷。



當他從我身後插入時，我不再是他的女兒，不再是女人，而是他心底押沙龍的化身。





(三)



我把阿里藏匿在我寢宮中兩年，把他打扮成我婢女一樣。



花地瑪和我最信任的婢女當然知道。



但她們都很忠心，絕不會出賣我。



後來，他就成了我的秘密情人。



從他身上，我終於明白以一個女人身份去獻身是怎樣的一回事。



沒有人懷疑。



沒有人，就除了我的同父異母兄長，奧瑪。



我父迷戀他的女兒把她的身體當作男子一樣褻玩。



但奧瑪卻只愛男人的身體。



當然，他也有後宮，這是為了要有後代的緣故。



但他另有一些從搶掠得到的男子作為洩慾的對象。



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對阿里起疑心的。



有一天他要我把阿里文給他。



「不！她是我的！反正你也不會對女人身體有興趣吧？」我拒絕了。



他乾笑了一聲。



「真的嗎，我親愛的雅娜？又或者讓我告訴父親真相是什麼……」



我渾身一震。



我知道如果事情暴露會有什麼後果。



父親不會對我做什麼。



他雖殘暴，卻不可能找到另一人有這樣的秀髮可以代替我去滿足他那「押沙龍」情意。



但阿里就會成為兀鷹的午餐，而花地瑪待亦難逃一死。



「如果你真的想要得到她，我就在今天晚上把她帶到城外的獵屋。」我嘆了口氣。



「呵呵，我的妹妹真是大方。」他笑蒙了眼，卻看不到我目光中的怨恨。





(四)



他的屍體兩天後在獵屋被人發現，喉被割斷了……



危機成為過去；起碼，暫時是這樣。



流言不脛而走。



我感到投向我背影的惡毒目光。



作為女兒給父親安慰是一回事；謀殺兄長又是另一碼事。



而我除奧瑪外有另一兄長。



雖然我是女的，不能承繼父親，但如果我嫁了人，我的丈夫是有機會的。



只要父親首肯。



對於加烈，我是一個危險的競爭對手。



這時阿里向我表明了他真正的身份：他是一個沙漠部族酋長的兒子。



他向我保證如果我跟他出走，我們會帶兵打回來奪取酋長的地位。



我不是天生的叛徒，但情況已不容我多想。



於是在一個月黑風高的晚上，我在花地瑪和女戰士的護送下出走了。



我們到了他的部族。



但他無意出兵。



「我不把你的皮剝下來你已是走運了！你殺了我的乳母。如果不是乃念你收容了我多年，你已是一具艷屍體！馬上給我滾。」



我如喪家之犬逃離。



天下只有一處可讓我容身：我亡母的族人處。



我領著花地瑪等向紫山進發。



我們卻沒能走到那兒。



加烈帶了比我們多出數倍的人在半途等著我們。



這是生死一戰。



我敗了。



花地瑪被一根長矛刺入腰際倒下馬鞍就一動不動了。



我其他的婢女都一一被殺。



我的白袍被一無花果樹的樹枒絆著了於是整件被扯了下來。



我腰部對上已是裸著了。



我也丟了彎刀和頭巾。



烏亮黑髮披下。



我拚命策馬奔逃。



就在這時，事情發生了。



我的髮尾被一陣風吹起繞到樹枒上把我從「將軍」的鞍抽了起來。



「啊……！」我感到我的頭髮被拉緊，可是它太柔軔了，沒有斷裂。



於是我就只穿著白綿褲和馬靴半裸的被吊在那兒，和故事中那不幸的押沙龍王子一樣。



加烈緩緩策馬向我走來直至他就立馬於我前方不遠處。



他看到我的窘態，笑了。



「真好看啊。看看她那美麗的黑髮，在這兒是最亮麗的。父親，可惜他看不到了。」他嘲弄說。



「父親？」我望向加烈身後，看到了那馬背上那被弄瞎了眼睛的老人



我最後一根救命草也沒有了。



加烈已控制大局。



而他是絕不會對他一度的競爭對手和叛徒手下留情的。



「把她射殺！」他下令。



我看到他的人排成一列，手中是弓箭和毛瑟長槍。



他們正瞄向我裸露的胸。



「真主，求你以慈悲收下我的靈魂。」我熱淚滾滾中作最後的禱告。



對，我是叛徒，一個殺人兇手，我是該死的。



但我是為愛而作出這一切的。



又或者，是慾吧。



就如我父迷戀我，又或者是我的長髮。



風緩了下來。



而半吊在那兒的我已感到呼吸困難。



他們扯去了我的長褲和剝了我的馬靴。



我的腳趾尖僅離地數寸。



死得多難看到！



就像那失運的王子……



我聽到弓弦之聲和槍響，接著，就感到子彈和箭簇向我赤裸的身體上招呼……



「啊…………。」我尖叫。



我睜大了眼，看到冒煙的彈孔和插在我曾引以為傲的乳房上的箭桿……



意識開始模糊……



這時我聰到父親的啜泣聲。



他在嚷：「啊，押沙龍，我的押沙龍！」



(完)





後記：



一向以來，我都覺得舊約聖經中押沙龍因長髮被樹枒抓著而喪命的故事很吸引。



頭髮被樹枒抓著下被人用長矛或弓箭殺死是如此性感。



我一直都幻想自己也同樣地殞命。



當然，是以一個女人的身份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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